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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婴简介】

草婴（原名盛峻峰），1923 年 3 月生，浙江镇海人。
1941年开始翻译俄苏文学，20世纪50年代翻译尼古拉耶娃
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肖洛霍夫中篇小说《一个
人的遭遇》、《顿河故事》等。60 年代后翻译莱蒙托夫小说

《当代英雄》、托尔斯泰作品《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
娜》等全部小说。2003年著有《我与俄罗斯文学：翻译生涯
六十年》。1987年获苏联“高尔基文学奖”，2006年获俄罗斯

“高尔基文学奖章”，2010年获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文化终身
成就奖”，2011年获“上海文艺家终身荣誉奖”。

3月24日，著名翻译家草婴先生迎来自己的90岁生日。草婴以
翻译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全集闻名，现代出版社新近出版彩色插图
本《托尔斯泰小说全集》，可谓送给草婴先生最好的生日礼物。日前，
草婴先生将这套珍贵的彩图本“全集”赠送给巴金先生故居，以感谢巴
老对其译事的长期鼓励。我们特意邀请了上海文艺版《托尔斯泰小说
全集》编辑，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翻译家曹元勇先生为本报撰
文，回忆草婴先生其人其事。

文学翻译的至高境界
——祝贺草婴先生九十华诞

《托尔斯泰小说全集》 草婴译
200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2012年现代出版社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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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去
世后长眠的墓地是一处林中
空地，他的坟墓也只是一个长
满绿草的长方形小土丘；墓前
既没有十字架，也没有墓碑，
甚至连墓主的名字都没有。
托尔斯泰辞世六十多年后，也
许是安睡在这块林中空地下
面的不朽灵魂发出了召唤，在
中国上海，一个给自己取笔名

“草婴”的翻译家在年过半百、
历经坎坷后，矢志把余生的精
力全部投入在从俄语原文翻
译 这 位 大 文 豪 的 小 说 作 品

上。从 1977 年到 1997 年，经
过整整二十年焚膏继晷、全力
以赴的工作，草婴先生以一个
人的努力，把托尔斯泰的全部
小说，包括三部长篇巨著《战
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
娜》、《复活》，自传体小说《童
年·少年·青年》以及六十多部
中短篇小说，从俄语直接翻
译、校订出来，实现了他这项
令人敬慕的宏愿。

草婴先生的原名是盛峻
峰，生于 1923 年，今年迎来九
十华诞。在谈到为什么采用

“草婴”作笔名时，他曾对友人
说：“草，极其渺小又极其平
凡，不仅野火烧不尽，就是脚
踏也踏不死的。”“草，是最普
通的植物，遍地皆是，我想自
己就是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
子民。”在现实生活中，草婴先
生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瘦小、文
雅、和蔼的文人；如果他走在大
街上的人群里，他一定普通得
如同随处可见的草一样。但就
是这位像草一样普通的子民，
为中文读者建造了一座通向
文豪托尔斯泰的壮丽虹桥。

不过，草婴先生让人敬服
的不只是他对待文学翻译的
严谨、毅力和所取得的引人
瞩目的成就，更为让人敬重
的是他所抱持的人文情怀和
追求。他以顽强的毅力和专
注、持之以恒二十载投入翻
译托尔斯泰的作品，其强大
的内在动力就是他对人道主
义的执着追求和作为知识分
子的独立良知。在“文革”十
年浩劫中，他因为翻译过肖
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等
作品，被划为重点批判对象，
受到隔离审查，乃至被赶到
农 村 进 行 劳 动 改 造 。 那 些
年，他不仅在精神上承受了
巨大的压力和折磨，肉体上
也曾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一 次 是 在 农 田 劳 动 中 胃 出

血，一次是干重体力活时胸
骨椎压缩性骨折。也正是这
种炼狱般的磨难，让他对社
会、对人、对文学有了深刻的
思考。他曾对作家冯骥才先
生说过：“在十年动乱的煎熬
中，我深刻认识到缺乏人道主
义的社会会变得多么可怕。”
在另一处和友人的谈话中，他
说：“在历史上少数人统治多
数人，少数人以自己的意志决
定多数人的命运，是人类苦难
的根源，也是人类无数次浩劫
的原因。要结束这样的悲剧，
必须宣扬人道主义。”可以说，
在“文革”结束后，他暗下决
心，用余生之年完整系统地翻
译托尔斯泰的作品，其精神根
源和动力就在于此。因为他
觉得：“托尔斯泰是一个伟大

的人道主义者”，“托尔斯泰作
品 的 全 部 精 髓 就 是 人 道 主
义”；而且系统翻译托尔斯泰
的作品这件事以前从未有人
做过。

今天，我们可以说正处在
一个翻译出版外国文学的繁
荣时期，从事文学翻译的人数
可谓众多，有些翻译家出版的
翻译作品可谓汗牛充栋，翻译
水平也可谓优秀，但与草婴先
生这样的翻译大家相比，也许
最重要的差距就是翻译背后
对人道主义人文情怀的追求
吧。更何况，“人道主义”这些
似乎“陈旧”、“过时”的语词，
在我们的现实中并没有失去
其现实意义呢。

特约撰稿 曹元勇(上海文
艺出版社副总编辑、翻译家）

为宣扬“人道主义”而翻译

草婴其名由来

像众多不懂俄语的中国
读者一样，我也是通过译本
来感受托尔斯泰作品的伟大
和丰富的。上个世纪 80 年代
末，我有幸读到了草婴先生
翻译的《复活》和《安娜·卡列
尼娜》，通过草婴先生朴实无
华、但又十分亲切的译文，聂
赫留朵夫、安娜等小说人物
及其活动细节刻入了我的记
忆。但我真正系统阅读草婴
翻译的托尔斯泰小说则是在
2004 年。当时我在上海文艺
出版社负责外国文学出版，
趁着策划编辑草婴先生翻译
的十二卷“绘图典藏版托尔
斯泰小说全集”的机会，重读
了以前读过的几部长篇、中
短 篇 和 未 曾 读 过 的 其 他 小
说。这次阅读，一方面使我
对托尔斯泰高超的叙事艺术

和他所描述的那个世界有了
更为深入的感受，另一方面
也使我对草婴先生的翻译成
就产生了由衷的感佩。这种
感佩就像著名作家冯骥才先
生在《草婴先生》一文中所表
达的：“对翻译家的崇拜是异
样的，你无法分出他们与原
作 者 。 比 如 傅 雷 和 巴 尔 扎
克，汝龙和契诃夫，李丹和雨
果，草婴和托尔斯泰、还有肖
洛 霍 夫 。 他 们 好 像 是 一 个
人。你会深信不疑他们的译
笔就是原文，这些译本就是
那 些 异 国 的 大 师 用 中 文 写
的！”确实，在阅读的过程中，
草婴先生的译文常常会使你
忘记是在阅读一本翻译作品，
忘记了译者的存在，完全沉浸
在作品里，直接面对着托尔斯
泰的世界。草婴先生自己说

过：“一部好的文学翻译作品
应该是译文读者读后的感受
相 当 于 原 文 读 者 读 后 的 感
受。”他的译文显然在很大程
度上已经逼近了这种境界。

作为一代翻译大家，草婴
先生对待翻译工作的态度是
非常严谨的，完全不像现在的
很多文学译者随便抓到一本
书就译、译起来的速度又快得
惊人。草婴先生曾以《战争与
和平》为例说：“托翁写作《战
争与和平》时，前后用了六年
时间，修改了七遍。译者怎么
也得读上十遍二十遍吧？读
懂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在自
己的头脑里清晰了，译时才能
得心应手。”草婴翻译这部文
学巨著前后整整花了六年光
阴，其中所下的工夫和他的严
谨作风由此可见一斑。

好的翻译让你无法分出翻译家与原作者


